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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以来，柯俊积极为国家节约战

略金属物资，开发国内急需的新材料制备
工艺及质量研究，如节约镍钴的电热丝电
热材料、电表用硬磁材料、稀土元素在钢
中的应用，接近当时世界先进水平。在那段物质条件艰
苦，政治运动频繁的岁月里，柯俊以对科学事业的忘我
追求，立足国情，瞄准国家战略需求，开展了耐热合
金、永磁合金、半导体材料、超低碳贝茵体钢等一系列
战略材料的研究，并非常注重解决工业生产、国防工业
中的实际问题。

“文革”期间，柯俊受到不公正待遇和残酷批判，然
而依然坚定对社会主义祖国、对党的信仰，并在拨乱反
正后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文革”后期，柯俊提出将研究冶金、材料的科技手
段与考古工作紧密结合，开拓了冶金科技考古的学术方
向，并创设了科学技术史国家重点学科。柯俊领导并亲
自参与中国冶金史的研究，阐明中国生铁技术的发明与
发展对人类文明的作用，取得突破性进展。

柯俊几十年从事合金中相变的研究，在钢中首次发
现了贝茵体切变机制，是贝茵体切变理论的创始人。20
世纪50年代首次观察到钢中马氏体形成时基体的形变和
对原子簇马氏体长大的阻碍作用；80年代系统研究铁镍
钒碳钢中原子簇因导致蝶状马氏体形成，发展了马氏体
相变动力学，并指导开展微量硼在钢中作用机制的研
究。柯俊于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
（院士），曾任学部常委。他是国家自然科学奖、何梁何
利奖获得者。

20世纪90年代以来，柯俊把主要精力转向另一个具
有战略性高度的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工作，与中国科学院
和国家教委的科学家、教育家，如张光斗、张维、路甬

祥、师昌绪院士等，一起共同探讨面向21世纪的中国高
等工程教育改革，调研起草了中国科学院技术学部送国
务院领导的专题报告，并于1996年承担了国家教委“面
向21世纪高等工程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
项目中“材料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内容体系改革
的研究与实践”课题，同年在北京科技大学主持了冶金
及材料工程拓宽专业的试点班，志在培养学生工程意
识、自学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和创新能力，收到了良好
的效果，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学风严谨，崇尚实践
柯俊拥有渊博的学识和独有的人格魅力，为学生的

学习和工作树立了榜样。他治学严谨务实，不断创新教
法，将科技前沿引入课堂。他为人谦逊豁达，质朴儒
雅，平易近人。他对学生要求严格，曾给自己指导的博
士生论文答辩投弃权票。他与考古部门合作，如果考古

报告不发表，他主持的相关鉴定报告就
不发表。柯俊的严谨学风，使得他在学
术界赢得广泛尊重。正是以柯俊为代表
的老一代钢院人的严谨治学，奠定了北

科大“学风严谨，崇尚实践”的优良传统。对于名利，
柯俊非常淡泊，他受邀到大学、企业、研究机构作报
告，不讲排场，甚至自付旅费，退邮酬金。

柯俊关爱后学，为祖国培养青年学术人才不遗余
力。他利用自己在国际学术界的人脉，不知推荐过多少
学生、青年教师到国外著名大学、研究机构深造，他们
中的一些人现已成长为院士、长江学者或优秀的科学家。

我有幸在1980年代，柯俊院士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史
学会理事长前后，因工作关系得到他的很多教导，也目
睹了他为促进中外科技史界的学术交流，为中国科技史
学科在世界科技史界的地位提升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和杰
出贡献。

后来，我调到中国科技馆工作，柯俊为科技馆建设
特别是中国科技馆新馆立项关怀备至，献计献策。甚至
在90多岁的高龄还到科技馆演讲。

2016年6月23日，柯俊院士百岁华诞座谈会在北京
科技大学隆重举行。宾客满坐，盛况空前。会上举行了
由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共同
编撰的《柯俊画传》首发式和“柯俊科技教育基金”成
立揭牌仪式。

那天，柯俊先生精神矍铄，笑容满面，语言清晰，
步履轻盈，同大家频频点头，不时挥手致意。我们都很
高兴，祝愿他老人家活到120岁。不想才一年多，他便走
了。正是：世有良才天不永，国多哀思树为秋！让我们
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精神，继承他的遗志，共同把
我国科技事业推向前进。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

百年韶华 钢铁人生

8 月 8 日 21 时 19 分，四川阿坝州九
寨沟县 （北纬 33.20 度，东经 103.82 度）
发生7.0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

很多人注意到，几乎在九寨沟地震
发生的同时，地震预警 （ICL） app 在不
到 20 秒的时间内连续发布了 5 条推送，
提前 71 秒为成都市的用户提供预警信
息；汶川居民也通过电视上出现的地震
倒计时，及时获得地震预警信息。而这
套预警系统的研发团队，正是成都高新
减灾研究所。

事实上，从 2013 年起，ICL 已经连
续预警了 38 次造成了破坏的地震，且
无漏报、误报。

全球领先的预警系统
地震发生之时，震源附近的地震监

测仪首先捕捉到纵波信号，并将数据传
递到预警中心。当 2~3 个台站的信息汇
总，预警中心发出首次预警。由于电波
的传播速度是远快于地震波的 30 万千
米/秒，因此预警信息有可能在破坏形
成之前，通过智能手机、广播电视、微
博等终端，发送至将会受到地震影响的
区域。研究显示，如果预警时间为 3
秒，可使人员伤亡比例减少 14%；如果
为 10 秒，人员伤亡比例可减少 39%。

缩短响应时间、提升预警准确率的
一个关键因素，是地震台网的建设。成
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暾表示，每隔
30 千 米 甚 至 25 千 米 就 需 要 有 一 个 台
站。研究所专门针对地震预警研发了一
款监测仪。这种监测仪能在地震发生后

更短的时间内采集数据；同时，它还能
对地震波进行首轮智能分析。

作为墨西哥、日本之后第三个具有
地震预警技术能力的国家，无论是从预
警盲区半径、响应时间等指标，还是近
年来的实际预报效果来看，中国的 ICL
地震预警系统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难题待解
一个尴尬的问题是，预警系统可以

为周边地带提供预警，但却对受破坏最
严重的震中地区无能为力。由于预警的
形成需要地震波抵达数十千米外的至少2
个台站，此时横波对震中的破坏已经形
成，这就是所谓的“预警盲区”。目前，
预警盲区的范围可以通过提高台网密
度、观测数据质量、数据传输和处理的

实时性等手段得以缩小，但对于震中地
区的居民来说，预警总是会来得太晚。

预警系统的另一个技术问题在于，
地震“第一报”的准确率。第一报会采
用至少 2 个台站的数据，但误差依然存
在。例如，日本“3.11”地震达到了 9
级，但预警第一报的震级只有 4.3 级。
芦山地震，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第一报
的震级为 4.3 级，误差也较大。

全人类都还没有破解“地震预测”
这一难题。但这些年的研究为我们打开
了另一扇窗，只要安装了相应预警软
件，并且在平时做好地震发生时的紧急
避险、逃生预案，地震发生时的生存几
率将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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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前1分钟发出预警，怎么做到的？

经过 20 多年的等待，转基因三文鱼
终于上了人们的餐桌。美国马萨诸塞州
的 AquaBounty 公司近日透露，他们已向
加拿大销售了1万磅(约合4535公斤)转基
因三文鱼产品，跨出“里程碑式一步”。

“速成”三文鱼
这种转基因三文鱼由大西洋三文鱼的

受精卵中植入两种基因培育而成，其中一
种是生长激素基因，来自鲑鱼家族中体型
最大的太平洋奇努克三文鱼；另一种是来
自大洋鳕鱼的抗冻蛋白基因。因此，与野
生三文鱼相比，其生长周期从3年缩短为
一年半，而且个头也大得多。

审批很漫长
AquaBounty 公 司 于 1991 年 养 殖

“AquAdvantage”品牌的转基因三文鱼。
不久后，开始接触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
局。直到 2010 年，美药管局才确认这种
三文鱼作为食品与传统三文鱼“一样安
全”，对环境不构成危害。

又经过5年的超长时间审批，美药管局
于2015年正式批准转基因三文鱼可供人类食
用。又过半年，加拿大监管机构也做出类似
决定。这两个国家均实行转基因自愿性标识。

美药管局在批准时给出 4 点理由:首
先，转基因三文鱼可安全食用；其次，
转基因三文鱼与普通三文鱼没有营养上
的差异；第三，转基因三文鱼在封闭的

养鱼场内养殖；第四，有多重物理防护
设施防止转基因三文鱼逃到野外，而且
这些三文鱼不具有繁殖能力。

审批决定推迟了5年时间，药管局官
员当时的解释说，这是该机构第一次批
准转基因动物用于人类食用，需要更多
倾听公众的意见，从而作出正确的决定。

“非科学”争议
转基因三文鱼在美国上市很快遭到

阻击，只能先销往加拿大。
反对转基因民间组织“美国食品安全

中心”试图通过诉讼推翻药管局的决定；
而美国国会则在2017财年预算法案中增加
一个条款，要求在药管局出台新的转基因
食品标识规范前禁售转基因三文鱼。

“这个暂时性禁令出台，是因为有人
为了保护阿拉斯加野生三文鱼市场而进行
游说，”美国珀杜大学教授威廉·缪尔表
示，“这不是科学或安全方面的问题，而
是政治问题。对销售或食用转基因三文鱼
在科学上没有理由担心。”

《新华每日电讯》2017.8.11 文/林小春

转基因三文鱼上餐桌与“非科学争议”

作为第一种获准上市的转基因动
物性食品，率先在加拿大上市的转基
因三文鱼意义重大。这是“一条姗姗
来迟的鱼”，其审批上市历程长达 25
年。

不过，俗话说得好，迟到总比不到
好。毕竟第一次批转基因动物用于人类
食 用 ， 美 国 食 品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FDA） 用五年时间来更多倾听公众意
见，恰是慎重发展转基因应有的态度和
责任。还带给我们一个更为重要的启
示：慎重推广不等于不作为。

“慎重推广”是全世界对待转基因

的共同态度，而我国“尤甚”，慎重到
以至于不推广。十多年来，我们一方面
大力研发转基因技术，一方面却没有再
批过任何新的转基因作物。目前实际种
植的仍然只有转基因棉花和木瓜——且
不要跟年年都批准转基因作物种植的美
国比，就连阿根廷、巴西、加拿大、印
度，我们也比不了。这对于一个人口众
多、资源相对匮乏的农业大国来说，显
然太不科学。

对转基因这项能够有效解决人类日
益紧张的粮食问题的重大新技术，在主
流科学界达成普遍共识的基础上稳妥地

推广，根本无可厚非。如果像美国一
样，做足技术磋商、规则制定、公众评
议等科学评估和法律程序，何惧舆论绑
架而畏首畏尾？

实际上，舆论对转基因的争议已经
掉进一个逻辑怪圈：外行批内行，内行
说的都不信，越说越不信；外行说点外
行话倒成了真理。科学家用科学语言阐
释问题，当然不会出现“绝对”，公众
却偏偏要一个绝对的说法。或许，天然
的自我保护意识驱使了人类畏惧未知，
然而人类却从未停止享受种种由探索未
知而带来的福利。是时候跳出“死胡
同”了，把焦点回归到如何解决人类生
存发展的重要议题上——这才是建设性
和格局。

《科技日报》 2017.8.11 文/杨雪

转基因三文鱼，迟到总比不到好

转基因三文鱼与正常大小的三文鱼

柯俊院士百岁华诞座谈会（2016）


